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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 亮

速写本里的旧时光
■萧 涯 文/图

偶得肉石

大罗山金河水库去过

不知多少年了，遥遥的仿

佛一抹儿时的笑，一滴陈

年的泪。

一天午后，妻说，要

不一家人去金河水库边走

走，绕一圈两小时，洗肺

健身又养眼。

驱车半小时，直抵罗

山之巅金河水库。一下车

便是鲜洁的空气，清新，

爽净，淡甜，忍不住深深

呼吸。

放 眼 望 去 ， 群 山 环

抱，碧水如玉；草木葱

郁，野花怒放；巨石万

千，形态各异。举手可触

天，伸足可亲水。茂林层

岩间，时有庙宇小楼悄然

伸出屋檐。耳畔有风声、

水吟、鸟鸣、天籁。不似

在人间，仿佛在仙山，至

蓬莱，抵瑶池。不禁自

责，来迟了来迟了！想不

到多年未见，长在深山人

不识的金河水库恰似女大

十八变，愈发妩媚娇嫩动

人。

沿 一 岸 向 前 至 狭 窄

处，溪流潺潺，怪石横

陈，水清且浅，卵石遍

布。妻突然建言，下去嬉

水，小屁孩连连附和，欢

呼雀跃。遂携妻带子，小

心下行十余步，亲近溪水

巨石鹅卵。妻儿俯身玩

水，欢笑阵阵。我则倚石

闲观，静听水声。

突然，目光扫处，水

中有一块奇石隐现，白处

如凝脂，红处似瘦肉。脑

中电光火石一闪：肉石！

急向前探身挖拾，坚如磐

石。难道此为一角，下埋

巨石？又急急将旁边的卵

石、泥土扒开，再一使

劲，石头便拉出来了！用

水冲洗，拿起一看，狂喜

不已：果然是肉石！

肉石，当然不是肉，

系天然石种，因其模样像

肉因而得名。多数属沉积

岩，硅质岩或变质岩，是

在地质运动过程中与其他

矿物质接触色化而成。

妻儿闻我欢呼，疾靠

观之：“切，一块破石头

嘛！”

我笑笑不语，好的肉

石价值甚巨，这块肉石品

相不错，价值几何未知。

更为重要的是，任何奇石

都是独一无二之物，乃天

地造化之功，岁月长河所

铸。在自然界中，没有两

块石头是一样的，不同才

有真生命。黄金有价，奇

石无价。哪怕它只值几枚

硬币，我亦收之藏之宝之

疼之了。因为，它，与我

有缘，一直在等我带它回

家！

或许，它已在此地苦

苦 等 了 我 千 年 ， 万 年 。

《山海经》 记载：瓯在海

中。两千年前，这星球上

根本不存在我们今天居住

的温瑞平原。那时，眼前

这高耸入云，绵亘百里的

大罗山，仅是浩瀚东海中

的一座小岛而已，勉强伸

出一点头颅，在海波浪涛

中浮浮沉沉，呼呼吸吸。

那我又怎能错过，空

负你千万年之约！

从此，将你置于案头，

日夜相伴，长相守候。书香

清茶共享，宁静淡泊平分。

累的时候，抚摸你，仿佛清

风朗月入室，让心澄净。

喜的时候，贴近你，让清凉

驱走浮躁，复归平和；苦的

时候，凝望你，告诫自已：人

生原本就是一场守望，坚如

磐石，方能穿越时光。

精神恍惚的时候，喜欢在

家里翻箱倒柜，这一次翻出了

学生时代的速写本。一页页翻

过去，画纸间飘出的，是那些老

旧的时光。

小的时候，父母不在身边，

用时下的话来说，算是一枚标

准的留守儿童。

奶奶没有闲功夫给扎头

发，自己也不会绑。

母亲每过几个月回来一

次，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领

去理发店绞头发。

前额有个天然的旋，被整

出来的发型是那种特流行的郭

天王的四六分。

而最喜欢穿的是兄长穿小

了的各种夹克。

甩着四六小分头，书包把

夹克往后拉得老塌，吊儿郎当

走在放学路上，感觉酷毙了。

内心里时常滋长着一些小

念头，和小伙伴合计着要干些

酷酷的事儿。

当时很要好的一个小伙

伴，住在我家屋前，头发理得比

我还短。

男生常常被她欺负到哭鼻

子，全身上下找不到一点女生

特征。

当时的任教老师们课间站

在一起晒太阳,都会远远地指

着她相互介绍道：就是那个“假

男儿”。

我们都是标准的“偏科

生”。

我的偏科在女生范围内，

偏得比较正常：语文成绩从不

需老师操心，数学成绩糟糕到

让任教的老师咬牙切齿地找我

母亲告状。

她恰恰相反，是数学老师

的宠儿，却是语文老师心头永

远的痛。

我们这一对“祸害”，整天

形影不离。

有事没事钻到后山去摘些

野果拔棵萝卜，下到溪水里捞

些小鱼摸些小壳都是小儿科。

初夏时节，山上的桃子和

杨梅将近成熟。

男生召集大伙们上山去

“偷”还未成熟的杨梅和桃

子，敢跟着去的女生只有我和

她。

有时候从山上“犯事儿”下

来，坐在课堂里上课做贼心虚。

一听到教室外响起脚步

声，总是怀疑是不是哪棵杨梅

树的主人找上门来了。

现在，初夏时节，坐在自己

的房间里，耳麦里放着许巍的

《温暖》，呷一口清茶。

听着外面哗哗的雨声，仿

佛一转身就能看见她，冲过来

眨着一只眼，坏坏地笑：嗨，我

们上山去“吃”棵萝卜吧。

立刻心领神会，喜笑颜开，

轻轻带上门，跟着她火速穿过

马路。

爬上山坡，找了片长势不

错的菜地潜进去，装模作样地

蹲在田埂边拔着野草，四处张

望。

她猫着身子一步步移到萝

卜地里。

一手拔起一颗萝卜，麻利

地拧下上头的叶子，重新按进

土里。一手掀起外衣，把萝卜

挡在里头……

后来，我们初中毕业，各自

到外地求学。

放假回来还是会像小时候

一样，相约“上山作恶”。

自从开始学习速写之后，

跟着她上山也抱着这本速写

本，本不离手。

她照样潜到地里去拔萝

卜，动作一如既往的干脆利

落。而我却坐在田埂上翻开了

速写本，画起了山上的石殿，还

有那一片的树以及野草。

如今，速写的功底俨然全

部丧失。但是爱上速写的那段

日子，却是本不离手。它悄然

抹去我身上肆意的野性，不知

不觉中“从了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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